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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二回 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　收俠客梟取燕朝使訪聖主信傳虞帝廟　收俠客梟取燕朝使

　　呂軍師大破燕兵，回到武定州。計點軍馬，一名也不少。　　即喚殺李景隆的那將，問其姓名，稟道：「小將是平安之子，生

在春社燕來時候，叫做平燕兒。」軍師大喜，曰：「此佳讖也！

　　自後燕字呼作平聲，他日用汝平定燕藩，以成乃父之志。」遂擢補前營左軍將軍之缺。燕兒叩謝了，又稟：「適才追小將的，

名喚滕黑六，是陣亡都指揮勝聚之子。原與小將合謀殺了李景隆，他就假作追我，同歸麾下。不意被他射死，實為可痛。求軍師格

外贈恤，慰彼泉壤。」軍師諭道：「前此追贈陣亡將士，因見聞未周，爾父與股聚尚缺恩典。俟將來匯奏以表忠烈。」

　　隨有瞿雕兒向前稟道：「景隆這賊，與小將父子不共戴天！今得平將軍為我報仇，甚快心胸。小將欲約同諸將，與平將軍把

盞，以謝同仇之誼。」軍師道：「正該如此！」班師奏凱不題。

　　卻說曾公望等四人，還是建文五年秋七月差去訪求帝主，今已六載有餘。畢竟尋著與否？何以絕無影響？要知道，建文皇帝的

蹤跡，比不得唐中宗周流四方，人皆知有定向，可以計日迎來復位的。當日四人分手之時，曾公望、程知星走的是河南、湖廣、廣

西、黔中、滇南、四川諸處地方；葉永青與楊繼業走的由山東而南直，及浙江、福建、廣東、江西六省地方。

　　凡一省有幾府，一郡有幾縣，一邑有幾鎮，多少名山古剎，須要處處物色一番，若有一處不到，就像個建文皇帝恰在這處，竟

錯過了。而且其間往來道路，總係重複曲折，不能直捷順便。就是一月也走不完一府，一年也訪不了一省地方。須要完局之日，然

後可以次敘敷演。前者濟南災荒，今者燕人敗衄，兩家各守疆界，四人已在歸途，試聽老夫道來。

　　那曾公望與程知星是怎樣訪求的呢？二人出了濟南，扮作星相，各帶個小童，潛行至河南原武縣地方。渡了黃河，上黑洋山覽

眺一回。知星指示公望曰：「汝見河、洛、伊三川之氣乎？蔥寵濃鬱，上薄太陽，西照光華，漸加黯淡，此帝師之所由興也。從來

王氣多紫赤。今嵩岳之氣，於純素中微帶紅色，若東方亮者，此帝師之所以為太陰也。事未發而氣先應，不日可定中原矣。」公望

曰：「青田先生望見紫雲興於淮、泗之間，預知太祖受命。今者行在窅然，不知亦有徵兆，預顯復辟之象乎？」知星曰：「我輩當

盡人事以待天命。其機兆固未顯也，愚料聖駕必不至中州，可以逕過。但嵩岳與龍興寺多方外名流，不可不去訪問，容有知龍潛之

所在者，亦未可定。」公望曰：「大是高見！」

　　乃先造石巖山之龍興寺。原是唐朝武后建的，僧眾林林，看來多係借物，遂去。登嵩岳，見廟中一老道，鶴髮松顏，名玄池羽

士，言語溫和，意頗泱洽，因暫賃廂房以居。當夜方欲安寢，聞有扣扉聲，啟而視之，則弱冠兩道者，昂然而入。知星、公望亟為

施禮，詢其法號，一曰大松，一曰小松。知星心甚訝之，問：「兩道長更靜來此，必有明教。」大松道人曰：「前數日，有燕京差

遣三人，來訪張三豐，卻是要追求建文皇帝的。我看二位，既在江湖上行走，必然有所見聞，正不知何故要追尋他呢？」知星一時

摸頭不著，只得佯應道：「我二人不過是九流，謀食道途，那有閒心情去問這些閒事！其實不知。」兩道者又說：「既無閒心情，

因何到此閒地方？」知星又勉強應道：「有人托小子看個陰宅，圖些微利，比不得遊山玩景，得閒取樂的。」兩道人拂衣而去。知

星心下懷疑，誠恐露出馬腳，即於明晨同公望下山。取路由開封渡榮澤而抵南陽，入荊門。漢沔、鄢郢之間，武當、雲夢、玉泉、

金龍諸勝地，無所不到。然後掣回漢陽，歷武昌、嘉魚而至巴陵。渡洞庭湖，湖南七郡一州，訪求幾遍。

　　一日宿於九疑山之無為觀，知星謂公望曰：「湖廣一省地方，閱歷二載，竟無蹤影。未知何日得見君父面也廣不勝欷歔太息。

因步出中庭，見月明如水，信口吟一絕云：

　　七澤三湘煙霧連，與君歷盡洞蠻天。

　　我君我父知何在？忍對今宵皓月圓。

吟甫畢，忽屋脊上飛下一人，手持利刃，直奔至前。知星嶷然不動，覽其形狀，則：

　　面黑而狹，束一頂磕腦氈帽，剛稱頭之大校身細而短，裹一件卷體皮衣。衣連著褲，褲連著襪；襠兒緊扣兩腎，襪底縫成五

指。就體裁來，全身包足。行動無聲，疾如飛鳥。

　　知星厲聲道：「汝為燕王刺客耶，可速取我頭去！若為綠林豪客耶，我有韓龍羽詩在。」那人將利刃插向腰間，叉手答道：

「我尚要殺燕王，怎肯為彼行刺！這句說得沒意味了。至於綠林，似乎同道。然其中有不義之徒，我必殺之。還有那些貪官污吏，

豪紳劣衿，嚼民脂膏，與賊盜無異者，我亦必殺之。若要殺一不應殺之人而可以取富貴，是則區區所不為也！」知星斂容謝道：

「壯哉！義士。」公望拍掌曰：「安得衣冠中，具此一副俠客心腸！」那漢又應聲道：「不意讀了書的人，都變了心術，倒不如草

莽中有志氣的。我看二位與別的讀書人不同，所以遠來相訪。手中拿的利刃，不過試試你們的膽量，幸勿見叱。」

　　知星聽了這話，心上就有個主意，遂延入室內，遜之上座。

　　那人道：「我所極鄙薄者，是讀書人；所最尊敬者，亦莫如讀書人。今我尊敬者在此，理宜末席。」公望尚在推遜，知星道：

「義士不愛虛文，就此坐罷。」叩其姓字，籍貫、始末，答道：「小可無姓無名，叫做綽燕兒。因生得手足便捷，十一歲上，一手

將飛燕綽住，所以得名。本貫薊州人氏。當燕王反時，我曾入營去刺他，一劍砍下，忽有金龍舒爪接住。帳外侍衛聞有聲息，齊來

救護，我只得棄劍而逃。他如今所佩的寶劍，還是我的故物。後來走在江湖，要學行些仁義，常常取富貴家之金銀，以濟窮苦之

人。若是有仁有義的，雖然大富極貴，卻也不動他分毫。前在荊門州，見二公形跡可疑，不是個星相之家，料其中必有緣故。兩年

以來，君所宿處，我亦在焉，要探確了心中所為何事，來助一臂之力。其奈絕無圭角，不能揣測。今夜聽見吟出詩句，方知是為君

父的。這等忠孝讀書之人，豈可錯過！請問要怎樣？我就鼎鑊在前，刀鋸在後，也能為二公奮然前往，斷不畏縮的。」

　　知星大喜，就將唐帝師創都濟南，要求建文皇帝復位；四人各分六省，潛訪行在的話說了一遍。綽燕兒道：「如此，卻用不著

我輩，就此告退。」知星道：「請住！我等所去地方，久矣皆屬於燕，設有不測，性命難保，那裡還講訪求君父？」便激他一句

道：「汝若真有義氣，竟與我二人同行，緩急相助，生死一處，方不虛了你兩年在暗中追隨的意，是乃烈丈夫所為也。尊見若

何？」綽燕兒大叫道：「我只道不是件斬頭瀝血的事，說個用我不著，那裡曉得其中委曲！就此執鞭，願同生死。」

　　霍爾拜倒在地，知星、公望連忙答拜。三人痛飲達旦，一同起身。

　　又走盡了沅陵、黔陽地方，轉入粵西界上。公望曰：「此地瘴病甚重，大約聖駕未必到此。我們只在桂、柳二郡蹤跡一遍，竟

至滇南何如？」知星曰：「我意亦然。」行至融縣虞帝廟前，公望曰：「試祈舜帝一簽，看其兆如何。」三人再拜默禱畢，抽得二

十七簽云：

　　天上紅雲散不歸，蠻煙瘴霧撲人衣。

　　要知西竺來時路，龍馬曾隨彭祖飛。

　　知星與公望看畢，正在疑思間，突然有一武官，隨著數人步進廟門。知星等一時迴避不及，站立於旁。那武官就舉手問道：

「列位中有程姓的麼？」知星見他氣概軒昂，言詞忄亢爽，不像個奸險的人，就應道：「不知貴官問姓程的有何緣故？」

　　那官員道：「我是慶遠衛彭指揮，有公事過此。偶問一聲，看個朋友的數兒，應驗不應驗，非有他意。」知星忽想著簽訣上

「彭祖」一語，慨然應道：「小子就是姓程。」彭指揮道：「你今尊公台諱呢？」知星一想，生死有命，遂道：「是第六十四卦，

去上一字。」彭指揮聽了，連忙施禮。席地坐定，叱退了左右，並不再問知星名諱，亦不問及公望、綽燕兒等姓字，但說：「令尊

遇著我時，云於某月，當在一古廟中，邂逅三個人。內有我長子，煩寄信說『隨駕平安』四字。」言畢，即立起身。

　　知星、公望疾忙扯住道：「若遇我父，必見我君，求賜指示。」彭指揮道：「你到慶遠府西竺寺去問，自有分曉。」逕出了廟



門，跨馬揚鞭，如飛而去。

　　公望曰：「不亦異乎？虞帝簽訣，不意是這樣應法！」就星夜逕訪至西竺寺。寺中有個百餘歲之老僧，號曰「小盧僧」，乃宋

朝「老盧僧」之法派，戒律精嚴，為法門推重。知星一見心喜，遂將彭指揮所言拜問。盧僧道：「相公何人？」知星實告曰：「是

隨建文皇帝程道人之子。」盧僧愕然曰：「前有一異僧至此，彭指揮來饋蒸羊，並獻金帛。那異僧以所乘馬酬之，忽化龍騰空而

逝。此僧一行四眾立刻就起身了。阿呀！阿彌陀佛！法門三寶之幸，那裡知道皇帝降臨呢廣知星盤問：「何方去了？」盧僧道：

「山衲何人，肯向我說！」

　　知星等俱各悵然。因此在粵西八郡，處處搜求遍了，方道黔中，入雲南。知星謂公望曰：「滇中東至曲靖，南抵車裡，西極永

昌，北盡麗江，幅員數千里。昔阿育工構造蘭若二十，茲土後半，歷有禪宿藏修，我等須細細訪之。」公望曰：「聞得說帝有意來

依沐西平，未知果否？」知星曰：「西平侯府正在阿育國王之故地，今宜先去。」訪有半月，絕無音耗。又至趙州昆彌山。望見懸

崖峭壁之間，有條獨木橋，粗細僅如拇指。

　　一樵子疾趨而過，知星異之，呼問曰：「君得非天仙乎？」綽燕兒遽向前曰：「什麼天仙？我亦能走！」就在橋上走了兩回。

　　樵子大驚，說：「前者皇帝到此，可惜你不來走與他看看。」知星、公望亟問：「是那個皇帝！」樵子說：「說來你們亦不

信，那皇帝卻是個和尚。」公望又問：「而今到那裡去了？」樵子說：「一行四人，在我家過了夜，看換了新橋。聞得要往什麼獅

子山去，看活獅子哩。」知星又問：「怎麼是換新橋？」樵子手指著橋說：「這條獨木橋叫做仙橋，乃天生的異木，比鐵還勁。

　　每月望夜，此橋忽沒有了，清晨又是一條新橋，橋形一般樣的，總也不曉得其中緣故，前日皇帝問我，也是這般告訴了，他說

什麼月裡吳剛仙人造的哩。」知星再要問時，樵子已飛步登峭壁上去了。

　　於是亟尋至武定府。問獅子山，卻在和曲州；到州去尋時，在城西十里之外。其山壁立千切，攀援而上，並無禪院。看官要知

道，建文皇帝棲於獅子山岩，前後幾三十年，今有遺庵日「隱龍」，尚留帝像。土人伏臘祀之，則知樵夫的話倒是真的。

　　大約先來相視，後乃結茅於此，適與知星等不相值耳。三人又甚惆悵。及尋遍了一十九郡，返無蹤影，仍回至大理。在西平侯

府前過時，人眾雜沓。聞喝殿而出，有三個官員：兩個穿紫，一個穿竹根青，皆五雲紅絲袍，坐著綠油絹幔、四面亮榻的大轎，前

面各打著一柄黃績子深沿大桑知星猜個八分，隨向龍首關外，尋了個僻寓，謂公望道：「適才沐府中出來的，乃京僚也。記得嵩岳

廟中二松道人之言乎？」因向綽燕兒道：「汝於今夜去尋他三個的寓所，探聽探聽。若是也尋建文皇帝的，把他三個盡行殺了；若

不是，且莫殺他，回來相商。」綽燕兒道：「適我在沐府門側首人家問過，正是要尋建文皇帝的，宿在公館五日了。我要去把他一

行人盡行斬草除根，恐二公膽怯，所以不說，原打算悄悄去的，如今不妨明明的去了。」知星大喜，與綽燕兒把了盞。到更盡時，

綽燕兒騰身屋簷，忽爾無蹤。

　　二人坐到三更，見燕兒推扉而進，解下腰間一皮袋，拎出個血漉漉的人頭來，說：「我雖殺了六人，卻殺不著那兩個衣紫的。

造化了他！」公望問：「莫非那兩個不同住麼？」燕兒道：「有個緣故。這個住在樓上，我去先到樓簷邊，自然就先殺他。

　　不意這畜生是好龍陽的，有個標緻小廝，尚未睡著，大喊起『殺人』來，樓上就有四個人接應，我就一頓都殺了。此時公館內

外人等，大家明火執杖，趕上樓來。我一道煙走了。」又在背上拔下一把劍來，道：「在這畜生枕邊取的，看來也防著人哩。」

　　知星接過來，剔燈看時，見劍脊邊有「取建文繳」四個隸字，呆了半晌，乃以手加額曰：「此義士莫大之功也廣公望亦大喜，

說：「已足喪燕賊之膽。」知星道：「還有一說，我要號令這顆首級，在何處地方好？」綽燕兒道：「竟掛在沐府轅門旗竿上去不

好？」公望道：「沐西平還算是好人，不要害他。不如掛在分水崖上，南北來往人多，方稱『梟示』二字。」知星道：「極妙！」

綽燕兒如飛去了。

　　那時程、曾二人方曉得燕王差有三人，到處追殺建文，卻不知三人中被殺的，叫做榆木兒，亦不知那兩個是胡濙、胡靖，但覺

殺得快活，料他不敢再去追尋了。當日榆木兒趕著要殺半道人，道人笑說：「這劍是斬你腦袋的！趕我到昆明池邊，才有分曉。」

今日卻靈驗得異當。足見道人便是張三豐，這些高官顯爵的俗眼，那裡認得真正仙人呢！

　　閒話休題。且說綽燕兒回時，甫及五更，知星等行李已收拾完整，就從昆明西路人蜀。在成都各郡縣，如青城、玉局、南岷、

縉雲、摩圍、天彭、玉壘、洪崖、棲真諸名山洞天福地，梵安、法定、龍懷、波會、兜率、凌雲、鄧林、碧落諸禪剎道院，靡不訪

遍。乃登峨嵋。此山高峻一百二十餘里，半山有寺曰白水寺，寺多禪宿。

　　知星居數日，欲登最高之頂，寺僧力止曰：「峰頂舊有光相寺，向來無僧能守，今已頹壞，一片荒涼，不堪駐足。而且風氣罡

烈，夏月尚須重綿；又多虎狼噬人，萬萬去不的。」公望與知星商議：「粵西、滇南絕無人跡之處，聖駕皆經到過，何況峨嵋為佛

菩薩現相說法道場！若畏難不前，怎教做訪求君父？心上如何過得？」遂將二童留於寺中，只同綽燕兒尋路上去。曲折險隘，歷八

十四盤，方至巔頂。

　　時當仲秋，天風浩然，衣皆吹裂，冷徹骨髓。徘徊四眺，真千巒拔秀，萬峋爭奇。正在爽心時候，陡聞大吼一聲，一隻白額虎

逕向知星撲來。綽燕兒大喝道：「汝畜亦學燕王，要殺忠臣義士麼？」那虎豎起雙眸，如電光直射三人，逡巡伏於石上。知星手指

著虎，吟四句曰：

　　爾畜豈無知？人生亦有數。

　　我是為君親，與爾寧相忤！

那虎聽畢，微吼一聲，掉尾向南岩下去了。公望道：「可稱伏虎先生矣。」三人皆大笑。仍從舊路回至白水寺，就離了峨嵋。

　　由服江歷灩澦、翟塘，浮三峽，泛江陵，直下武昌而至黃州，人羅田。聞斗方山南有崇果院，為佛印棲息之所，乃造其剎。主

僧獻茶，飲畢，公望起身小解。步至院後，有一小小竹園，園之東有一六角涼亭，見一少年背倚著亭柱，手持詩箋一幅，朗吟云：

「國覆一朝雙闕在，家亡萬里片魂孤。」公望料也是殉難的，走向他身邊時，那少年像出了神，全然不覺，遂將他手內詩箋輕輕夾

起，說是：「幾時逃到這邊？燕王現今著人拿問哩！」那少年聽了這話，也不回頭，疾趨出亭，拐過一垛牆角去了。公望大笑道：

「請轉，有話說。」一面也走到那邊。原來有扇竹扉開著，四望不見蹤影，連忙解了手，仍向前來，將詩箋送與程知星，是七言律

詩一首：

　　當年王殿唱傳臚，聖主恩深世所無。國覆一朝雙閥在，家亡萬里片魂孤。

　　從來天道無知耳，此日人心有矣夫。悔殺吾生差一著，薦他豎子有餘辜。

　　知星隨問：「何處得來？」公望把情由說了，笑道：「初不過相戲，誰知他竟認真躲去。」知星忙問主僧：「識得這個人

麼？」主僧道：「他姓日，不曉得名號，每常在寺吟哦的，說要尋著個好人，把詩箋交付與他。因此人呼為田呆子。」公望問：

「如今住在何處？」主僧道：「離此里許，有座小蘭若，名曰『無相庵』，也是本寺的，他賃了東側首幾間茅屋住著。」

　　知星即別了僧眾，一逕尋到無相庵東首，果有茅舍，緊閉著門兒。連敲數下，絕無人應。綽燕兒就轉向後邊，也有一門，聽得

人在裡面說話，如飛走到前邊，拉著知星說：「曾相公可在前門守著。」兩人剛走到後門，只見「呀」的一聲開了，有個小沙彌出

來，裡面說：「前頭有人敲門，煩你回了他去，千萬不可說住在這裡。」知星連跨兩步，已進了門，大聲說：「同道的來相訪，何

故閉門不納？得無拒客已甚？」一小廝嚷道：「一面不相認，為什麼闖進我家來？」一老蒼頭道：「相公是遠方，大約要到庵內隨

喜，想是走錯了，請出去罷。」知星指著那個少年道：「這位定是你們相公了。我與他世交，且不知因何在此，特來相問。」又把

詩箋交與蒼頭，說：「適間敝友也因有年誼，所以相戲，多多得罪。」蒼頭見知星詞氣緩款，是個正人樣子，遂向著少年道：「不

妨事，請到前頭坐坐。」

　　知星拉著少年，一頭走，一頭問，說：「年兄尊姓大名？」



　　少年只是不答。走到前邊屋內，開了門，公望也就進來，深深作下揖道：「幸年兄恕弟鹵莽。」那少年止回一揖，也不答應。

　　大家在木凳上坐了，老蒼頭問：「三位相公尊姓？從何方來此？怎麼說與我相公有年誼呢？」知星一想：若己不直說，怎得他

明言？遂道：「我是侍從建文皇帝程翰林之子，這位是殉難曾御史之子，那位是當今義士，曾刺過燕王的。」蒼頭大喜，說：「我

家先老爺是黃探花，官居太常卿。當年被燕王拿去時，做這首詩，交與我小相公，說：『我一生忠草，就差的是薦李景攏恐後來把

我這件差處，並泯滅了我的忠心。汝可尋著一個與我平素相好的，把這詩托付與他，在青史上表白一番，死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。

」我家先老爺闕門被戮，是我偷抱了小相公，逃出在外。先躲在廣西，去年方到此地。恐人知覺，小相公易姓名為田經，常把詩箋

放在袖內，尋不出個相與的人。適間回來，說被歹人奪去，正在這裡痛哭。今據諸位相公說起來，是真有年誼的，幸得相遇哩。」

　　知星見蒼頭說話，條條有理，就應道：「黃年伯與曾年伯同我父親總是至契，與爾大相公就如弟兄一般。詩箋內有此苦心，可

付我等帶去。即日建文帝復位，自然褒忠錄節，表揚青史，斷不負黃年伯於地下的。」那少年只顧眼看著蒼頭，蒼頭道：「大相公

何日得再遇個先老爺相與的？」竟把詩箋雙手交與知星，說：「皇天在上，幸莫負我先老爺一片忠心。」知星道：「你看我可是負

人的呢？」那少年方出一語道：「我父親對我說要交付與個好人的。」知星心上明白田經有些呆氣，就辭別出門。老蒼頭又再四叮

囑，拉著小主，直送至官道上方回。

　　知星等逕下蕪湖，沿江一路再訪前去。且莫說這邊兒千山萬水，訪不見君父的形容，幾生懊恨；誰知道那邊兒萬水千山，早幸

得君親的蹤跡，總屬歡忻。只在下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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